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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在总结既有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地缘政治理论的不足之处，认为既

有地缘政治理论宏观性太强，理论缺乏国际伦理基础，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

治现实。文章将经济学的外部性概念引入地缘政治领域，提出了地缘战略外部性概念，认

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会产生外部性，且外部性随国家的规模和世界

影响力的增大而变大；通过负外部性最小化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负外部性最小化应

该成为地缘战略优化的目标。地缘战略具有外部性的特点对地缘战略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

义。文章认为，地缘战略研究应将区域或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应探索建

立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加强地缘政策及其效果的系统性研究；重视

地缘政治的历史案例研究。文章以负外部性最小化为指导原则分析了守成大国和我国（新

兴大国）的地缘战略选择，认为正外部性最大化是守成大国最核心的地缘战略利益，遏制

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守成大国的霸权战略思维。文章分析了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政

治经济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主要发展趋势，并总结了我国“一带一路”地缘战略应该

注意的重大问题：（1）加强世界和周边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系统性研究，努力实现地缘战

略负外部性最小化。（2）尊重西方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利益，增加同西方守成大国的交流沟

通，降低因形势误判而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3）切实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话

语权，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加以自己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的层次和外围国家的数量，绝

不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正外部性（霸权利益）。（4）借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及建

设“经济特区”的经验，增加地缘政策储备，为化解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危机提供足够多

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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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海洋地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 2012 年美国提出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契机，

部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势力为攫取海洋权益趁机向中国

发难，不断在中国海洋地区挑衅滋事。由此引发的地缘

战略行为不断升级——从抓扣渔船、渔政船对峙、贸易

摩擦到军备竞赛，中国周边海洋地缘环境骤然紧张起

来。面对严峻的海洋地缘环境，中国推出“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意在通过加强同中亚、中东、欧洲、北非和

南亚、东南亚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缓解东南沿海地缘环

境恶化带来的压力，同时抗击国际经济危机，构建有利

于中国长远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亚洲地缘政治

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主导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设立丝路基金为 “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并成立

由政治局常委负责的“一带一路”领导小组。“一带一

路”战略的实施绝非易事，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工作就曾遇到美、日的阻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也应该照顾俄罗斯一方的利益，协调好新丝绸之路

与西伯利亚大陆桥的关系。

中国地缘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地变化，这种变化是中

国自身的发展造成的。客观而论，中国国力的增强正在

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从多维度不断地打破世

界旧格局的微妙平衡。中国在地缘政治领域所遇到的各

种困难和挑战基本上都是相关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所

采取的长期或短期策略产生的后果。

地缘环境的改变客观上增加了对地缘战略研究的需

求，但现有地缘政治理论基本上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并

不能给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海权论、陆

权论、边缘地带理论是影响比较大的地缘政治理论[1]，还

有大棋局论、文明冲突论、空权论、天权论、科技权论和

脑权论[2,3]等等。这些地缘政治理论的目的性很强，是为

超级强国称霸世界或控制世界提供理论支撑的。在和平与

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谋求世界霸权的国家行为受到

国际社会的谴责，用现有地缘政治理论指导地缘政治实践

越来越遇到来自国际法和国际主流价值观念的抵制。能够

为地缘政治主体制定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指导的地缘政治理

论都应该以不危及全球的和平及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为前

提，这也是地缘政治理论研究和创新所应该遵循的原则。

现有地缘政治理论的观点具有静态性，很难反映复杂、动

态和系统性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变规律，也很难满足地缘

政治实践对它的需求。例如，海权论认为，能够控制世界

主要海峡和海洋航道就能够控制海洋，从而成为世界强

国；但当前，世界主要海峡和海洋航道已经为某些国家所

控制，新崛起的世界大国还有没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机会？

当然，海权论等地缘政治理论还不能回答上述问题，更不

能为新崛起的大国制定海洋战略提供理论指导。另外，现

有地缘政治理论视野过于宏观，对微观领域的地缘战略指

导性不强。目前，世界上有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

家或地区基本上都有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地缘政治范

畴内的交往，都需要以地缘政治理论为指导来制定本国或

地区的地缘战略，以谋求在国际交往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

化。现有地缘政治理论相对过于宏观的理论视角无法给绝

大多数国家的地缘政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既有地缘政治理论存在一些不足，在世

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日趋复杂且成为

一个有机整体，地缘政治行为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当事

国，其影响很容易通过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联系

渠道而扩散到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亟需创新才能满足

地缘政治实践对理论指导的需求。本文将经济学外部性

理论引入地缘政治领域，尝试以地缘战略的外部性为切入

点，分析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机制，为中

国“一带一路”地缘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1	地缘战略的外部性及其启示

1.1	 地缘战略的基本概念

地缘战略是国家在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驱

动下，以地缘政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等相关理论为指

导，从诸多可能的方案中选择出对本国最为有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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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应用到同他国政治经济交往实践中的战略行为[4-6]。

地缘战略的实施需要借助一系列的地缘政策和地缘政治

行为来完成。地缘政策是地缘政治主体为达成一定的地

缘战略目标，在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领域所采取

的针对另一地缘政治主体的、有倾向性的具体措施。

地缘政治的内容非常庞杂，从经济合作到军事结

盟，从联合反恐到共同遏制跨国犯罪，从文化交流到科

研联合攻关等等，凡是需要通过两国或多国政府之间的

协作才能完成的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科技等

领域的跨国事务都可以归为地缘战略研究的范畴。现在

的地缘战略研究已经逐渐突破了地理空间的限制，高度

发达的交通、通讯手段缩小了世界的时空距离，远在地

球另一端的事件会通过复杂的传导机制影响到一国周边

的地缘政治事务，将地缘战略研究局限在国界毗连或周

边地域已经明显不能反映当今错综复杂而又变幻不定的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特点和演变趋势。

1.2	 地缘战略具有外部性 

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对世界上不同国家所产生的影

响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地缘战略实施方的战略目标、理

论水平、决策能力和地缘战略本身的性质。在世界高度

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地缘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具有

广泛性和难以准确预知性。在经济学中，外部性是指企

业的部分运营成本或收益没有纳入到企业决策中去的现

象 [1,7]；地缘战略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特征，本质上也是

一种外部性，它使战略实施方在制定战略时无法将实施

战略所产生的收益或成本全部考虑在内。同经济外部性

产生的原因相似，地缘战略外部性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

地缘战略的目标函数中不仅包括受战略实施方控制的变

量，也包括不受其自身控制的变量。换句话说，实施地

缘战略所产生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战略实施方也同时取决

于战略针对方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在经济领域，外部性降低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

率，使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存在资源投入不足而具有负

外部性的产业存在资源投入过剩的现象。同样，在地缘

政治领域，地缘战略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会损害世界

各国政治经济总福利。一国获得正外部性往往是损害了

其他国家的利益，而获得负外部性则与前者相反。

大国与小国实施地缘战略所产生的外部性存在巨大

的差异。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不同的国家国际交

往的对象有很大差别，国际交往对象的多少和交往频次

高低与国家的地理区位、经济规模和其在世界市场和世

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有密切的关系。超级大国可能会与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有交往；小国交往对象少，甚至与

世隔绝。因此，相对小国而言，大国地缘战略的外部性

更大从而更难以准确把握。

综上所述，地缘战略外部性不是指地缘战略的后果

而是没有被纳入地缘战略决策过程中去的后果，即无须

付出成本的收益或无法获得收益的付出。地缘战略的正

外部性来自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外部性最

大化是霸权国家的追求目标。负外部性来自于地缘环境

的复杂性，无论超级大国还是小国都无法避免，负外部

性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地缘政治理论水平和决策水平，负

外部性最小化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主要的战略目标。

1.3	 地缘战略外部性的启示

既然地缘战略具有外部性，那么研究地缘战略完全

可以围绕外部性展开，研究目标是消除负外部性或将其

最小化。地缘战略具有外部性的特点对研究地缘战略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

1.3.1 地缘战略研究应将区域或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视为一	

        个系统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融

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因地缘政治是地缘经济在政

治层面的体现，一国实施地缘战略所产生的影响会从经

济层面反映出来，首先受影响的是地缘战略的实施方和

针对方，继而通过世界市场的关联性而影响到世界上其

他国家。以外部性作为地缘战略的分析工具，应该将世

界或区域地缘政治格局视为一个系统，通过定性和定量

分析方法摸清系统内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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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而将其纳入地缘战略的决策中去，以追求地缘战

略负外部性最小化和战略实施收益的最大化。

像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在世界或

区域地缘政治格局中，每个国家都承担着一定的职能，

都有自己的地位，各个国家通过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联系机制而联结为一个整体；地缘战略就是通过这些

数不清的联系机制而发挥作用的。很显然，对于地缘战

略制定者来说，越清楚这些联系机制越能将地缘战略的

负外部性降到最小。

1.3.2 应重视研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

一般来说，地缘政治是地缘经济在政治层面的反

映，但地缘政治行为和地缘经济利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却

是模糊的，极少有文献探讨两者的数量关系，即地缘政

策和经济利益的得失之间的关系。有少量论证并不严格

的报道显示某国对某国的经济制裁使其损失了多少美元

或 GDP 减低了几个百分点。地缘战略外部性分析应该探

讨地缘政策与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模型。对于经常

使用的地缘政策，通过国际政治平台发表的联合声明、

外交施压（包括要求对方对某问题做出解释、表示严重

关切、外交抗议、驱逐外交官等）、经济制裁、武器禁

运、提升经济合作关系等级等，在地缘政策和实施效果

（使对方损失或增加多少经济价值或政府遭受到民间或

企业多大的压力等）之间至少应该建立一个大致的数量

关系模型，如公式（1）所示。

Qij= f（Xk）, k = 1, 2, …, n               （1）

其中，Qij 表示 i 国针对 j 国采用的地缘政策给 j 国带

来的经济或社会影响。例如，i 国对 j 国采取经济制裁，

则Qij 可以表示 j 国因对方的经济制裁而损失的 GDP 或经

济增速降低的幅度，也可以表示因 i 国的经济制裁而使 j

国政府丧失的选民支持率等；Xk表示第 k 种地缘政策。

f 表示地缘政策与经济变量或社会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

显然，这种地缘政策与经济变量或社会变量之间的数量

关系属于经验模型的范畴。

建立地缘政策（其数量和种类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

和经济变量或社会变量之间的经验模型有利于降低地缘战

略的负外部性，有利于实现地缘战略收益最大化目标。以

对外援助为例，世界上有规模不等、政治制度迥异的贫穷

国家，不同援助的方式（包括资金规模和条件）会产生受

援方和国际社会什么样的反响，应该是外部性分析的内容

之一。中国每年有大量的资金用于对外援助，但效果却并

不尽如人意，受援方和国际社会甚至认为中国是在推行新

殖民主义，而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本国还存在大量

民生问题时不该将大量资金用来援助别国。因此，有必要

将对外援助的外部性考虑进来，以追求对外援助的收益最

大化，即帮助了他国又消除国内和国际的不良反响。

1.3.3 加强地缘政策及其效果的系统性研究

在地缘政治实践中，地缘战略实施方通过具体的地

缘政策实现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不同选用的政策也不同。

例如，对抗和结盟是不同的战略行为，其所选用的政策是

不同的，前者包括举行军事演习、增加军费等，后者包括

建立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双

方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等。选用地缘政策应随地缘政治行

为的性质和程度而有所变化。应该重视地缘政策的种类及

其实施效果的研究，不断丰富地缘政策储备，有意识地研

究地缘政策使用效果与使用方式之间的联系，为应对各种

地缘政治事件探索最佳的地缘政策组合方案。

1.3.4 重视地缘政治的历史案例研究

近现代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国际交往次数呈几何级

数增长，国际舞台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和结盟事

件难以计数，这些政治行为背后的国家政策为研究地缘

战略政策提供了绝好的素材，也为地缘战略外部性分析

提供了难得的案例。历史难以重复，以往的世界形势和

当今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

微妙的变化，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几

乎不可能再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形式更多地呈现为

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等，单纯从历史素材中汲取的

政策工具很难满足当代地缘战略的需求，地缘政策需要

不断地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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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守成大国的地缘战略分析

2.1	 守成大国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边缘结构

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守成大国（霸权国家）及

其利益相关国形成了关系较为密切的体系，而且具有比

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如图 1 所示，A 为守成大国，

B、C 由外围国家组成。

一般来说，在此体系中，守成大国是世界政治经济

强国，在地缘政治体系中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是本体

系中其他国家资本、技术、信息和军事保护的重要供给

国；除去守成大国之外的外围国家则处于附属地位，一

方面，其生产要素和国防安全仰赖守成大国的支持，另

一方面，外围国家也是守成大国的资源、高素质人才输

送基地和产品市场，甚至为守成大国提供军事基地。

图 1    守成大国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 - 边缘结构

守成大国与其外围小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大国很容易依靠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主导

地位对小国施加影响，换言之，在大国的地缘战略与小

国的地缘政治行为之间存在一种传导机制，使小国按照

大国的意志行事，进而实现大国的战略意图。在此体系

内，各个外围国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它们在体系中的权

力和地位与它们同大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相

关。如图 2 所示，其中，横轴代表距离（与霸权国家关

系之远近），纵轴代表权力或地位，一般而言，通过地

缘政治体系获得的正外部性与权力大小呈正相关，地缘

政治体系的权力以守成大国为中心向外围国家递减匹

配，如图 2 中的曲线 n 所示，其中，D0> D1> D2> D3，A

与 B 的亲密程度大于 A 与 C。

图 2    守成大国地缘政治体系中各成员国的权力分配和相互关系

2.2 正外部性最大化是守成大国最核心的地缘战略利益

以霸权国家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隐藏着国际利益

输送机制。守成大国维持霸权地位的本质是通过自己主

导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攫取利益，也就是维持霸

权战略的正外部性最大化（图 2），霸权国家无须付出成

本即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利益。具体而言，这些利益输送

机制完美地融入到守成大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

事霸权、文化霸权中去。例如，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

华尔街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共同构成美元霸权，为美

国创造了从全世界攫取财富的机会[8]。美国对威胁到美元

霸权地位的其他主权国家货币的围剿正是“霸权战略”

逻辑的具体体现。过去的日元、现在的欧元、未来的人

民币，都是美元霸权的挑战者，都已经或即将受到美国

的打压。甚至美国发起的战争，不管是金融战争还是军

事战争，其持续长短、规模大小均受美元受到的威胁程

度影响[9]。霸权地位使霸权国家有着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

资源，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世界的资源，吸引到更多

的高级人才，更有效地传播本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更容易拓展本国产品的市场等等。在貌似合理的政治经

济秩序下，受到剥削甚至伤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没

技
术

信息 保护

资
本

市
场

资
源

军
事

基
地

高
级

人
才

A

B

C

D 3 D 2 D 1 D 0 D 1 D 2 D 3

权
力
或
地
位

距离

n

A B C



702  2016年 . 第31卷 . 第 6 期

专题：“一带一路”生态风险与地缘战略

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霸权国家攫取利益的道德层面的

问题也往往被复杂的国际规则所掩盖。

2.3 遏制新兴大国是守成大国的霸权战略思维

2.3.1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过程模拟

一般而言，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对抗强度与经济合

作水平是负相关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

下，两个国家政治对抗强度大则经济合作水平低，政

治对抗强度小则经济合作水平高（图 3），如图 3a 中

曲线 d 和 e 所示，其中，曲线 d 代表政治对抗强度，曲

线 e 代表经济合作水平。

图 3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示意图

在守成大国维护霸权地位的战略思维下，追求正

外部性最大化及打压潜在的竞争对手（新兴大国）是守

成大国优先的战略选择。依据这种战略思维，可以模拟

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过程。

假设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从最初的高强度对抗（例如战

争）和低水平经济合作（没有经贸关系）状态逐渐演变

到低强度政治对抗和高水平经济合作状态，则两国政治

对抗与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会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规律，

如图 3a 所示，其中，曲线 g 代表政治对抗强度，曲线 f

代表经济合作水平。这个过程可以分为 4 个阶段，如图

3b、3c 所示，其中，图 3b 中曲线 h 代表霸权战略的正外

部性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曲线 i 代表新兴大国获取的经

贸利益，图 3c 中曲线 k 代表守成大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趋

势，曲线 m 代表新兴大国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

第一阶段，从开始到 T1 为对抗缓和阶段。守成大国

逐渐弱化了对新兴大国的敌意，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水平

缓慢提高。在此过程中，守成大国的霸权地位不断巩固，

从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获得大量利益，霸权战略的正外

部性逐渐增强。新兴大国综合国力得到恢复和提升，但还

未融入到由守成大国主导形成的国际体系中去。

第二阶段，从 T1 到 T2 为经济合作快速发展阶段。政治

对抗强度继续下降，共同利益促使两国经济合作水平快速提

高。在此过程中，守成大国的霸权地位继续巩固，霸权战略

的正外部性达到最大化。新兴大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逐渐

融入到守成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并获取经贸利益。 

第三阶段，从 T2 到 T3 为政治经济摩擦不断增多阶

段。新兴大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已经使守成大国感

受到自身霸权地位受到的威胁，霸权战略的正外部性

开始下降，逐渐采取措施制造摩擦，阻碍新兴大国的崛

起，两国政治对抗强度迅速上升。

第四阶段，T3 后为互利共赢阶段。如若两国能够进

行深入战略沟通，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探索并建

立起新型大国关系模式，则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互利共

赢阶段。但如果新兴大国继续挑战守成大国的核心利益

并企图取而代之，守成大国必将动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对

新兴大国进行打压，甚至有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进

而导致两败俱伤。

2.3.2 守成大国遏制新兴大国的地缘战略分析

为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守成大国会实施遏制新兴大

国崛起的地缘战略，大国的地缘战略行为外部性比较复

杂，很难做到负外部性最小化。因政治经济实力有限，

小国地缘战略行为外部性比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大国

通过引导小国实施地缘战略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往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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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于小国，而对其本身影响较小。因此，大国地缘

战略优选的原则应该是负外部性最小化原则，即尽可能

多地借助地缘政治体系外围国家的力量达成战略目标，

即守成大国以外围小国为战略支点，运用自身政治、经

济、军事影响力，支配外围国家采取一定的政治行为，

实现遏制新兴大国发展的战略意图，最大程度地降低地

缘战略负外部性。

依据战略负外部性最小化原则，守成大国遏制新兴

大国崛起的地缘政策工具可以按对抗强度和影响力大小

排成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一般来讲，对抗强度和影响

力大的政策工具外部性也大，有可能给实施方带来始料

不及的损失。对于守成大国来说，由于其可以支配外围

国家采取行动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因此，其战略行为

有两个优先选择：（1）采取对抗强度较小的政策工具直

接与新兴大国对话；（2）通过地缘战略行为的传导机制

和杠杆效应诱使外围国家应用对抗强度大的政策工具与

新兴大国发生对抗，从而间接实现遏制新兴大国发展的

战略意图。当依靠外围国家无法实现守成大国遏制新兴

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时，守成大国极有可能由幕后直接

走向前台，亲自实施对新兴大国的遏制策略，这种战略

转换的时机取决于守成大国的主观判断，即新兴大国是

否已经切实威胁到守成大国的霸权地位。

2.3.3“亚洲再平衡战略”体现出守成大国地缘战略的基本	

        原则

作为守成大国，在世界“一超多强”的治理格局

中，西方守成大国要维护其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和既得

利益，防止或延缓竞争对手（新兴大国）的出现是其世

界地缘战略的首选目标[6]。因此，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

力的日渐增强，西方守成大国越来越表现出遏制中国崛

起的战略意图[10]。在以西方守成大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

体系中，有些外围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西方守成

大国通过地缘战略的传导机制和杠杆效应，激化地缘政

治体系外围的国家与中国的矛盾，从而实现恶化中国发

展国际环境，掣肘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2012 年以

来，美国提出并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基本体现了

守成大国地缘战略的制定原则。

3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一带一路”地缘战

略分析

3.1	 在与守成大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新兴大国处于劣

势地位

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是围

堵与反围堵、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守成大国一般处于

积极的攻势而新兴大国处于被动的守势。以守成大国为

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庞大而主从关系清晰，相对而言，

以新兴大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薄弱而主从关系模

糊；守成大国对外围国家有很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

而新兴大国对外围国家的影响主要以经济影响为主，政

治和文化影响较弱。从地缘战略负外部性最小化原则来

看，守成大国能够支配外围小国从而达成自己战略目

标，而新兴大国则往往必须动用自身资源化解发展过程

中所出现的地缘政治危机，因此，守成大国更容易实现

负外部性最小化目标。在同守成大国进行的地缘战略博

弈中，因自身实力和所处环境的差异，新兴大国可以选

择的战略工具有限，处于劣势地位。

3.2	 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战略选择

3.2.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类和其地缘战略目标

依据与中国政治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可以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两类，属于西方守成大国的同盟

国，或因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倾向于借助西方守成大国力

量来牵制中国的国家为 A 类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而

没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国家为 B 类国家。在与中国的地缘战

略博弈中，A 类国家将地缘战略正外部性最大化作为重要

的战略目标，为了达到目的，它们可能会铤而走险：一方

面，尽力引西方守成大国入局，将自身利益诉求扩大化、

公开化、国际化；另一方面，加快速度与中国抢夺资源和

争议领土实际控制权。在与 A 类国家的地缘战略博弈过程

中，中国由于综合国力更强而处于优势地位，风险失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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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较小，尽管如此，因为西方守成大国因素的存在增

加了局势演变的复杂性，中国必须做好充分的风险管控预

案。总而言之，短时间内，中国与 A 类国家之间的分歧很

难寻找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只要中国有足够的耐心，

随着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与 A 类国家经

济交往的深化，解决争端的难度将会大大下降。反之，如

果贸然采取激化矛盾的行动，中国极有可能步入守成大国

设计好的圈套，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潭，恶化经济发展的国

际环境进而放慢和平崛起的步伐。

地缘战略正外部性最大化也是  B 类国家地缘战略

的主要目标。一方面，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构想，B 类国家可以获得来自于中国的各类发展资源；

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守成大国，地缘利益遍及全球，西

方守成大国因素是 B 类国家制定地缘战略的重要决策变

量，它们会平衡西方守成大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度和广度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

的影响。中国在 B 类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

着西方守成大国的发展模式、价值观念和其制定的国际

规则的正面竞争，中国提出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命

运共同体等发展理念，以及所倡议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能否为 B 类国家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将决定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进程和取得的成果。中国必须通过切实

的行动向这些国家证明中国不谋求霸权，不谋求地缘政

治地位的正外部性（霸权利益），有诚意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建成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3.2.2 中国“一带一路”地缘战略重点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尽管不断申明和平

崛起的理念，依然受到西方守成大国的围堵和钳制，尤

其是 2012 年美国提出并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

中国海洋地缘环境骤然紧张。面对严峻并日趋复杂的地

缘政治格局，以维持中国良好国际发展环境为目标，

中国应从地缘战略负外部性最小化出发，优化“一带一

路”地缘战略方案。

（1）加强世界和周边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系统性研

究，努力实现地缘战略负外部性最小化。在面对来自于周

边小国挑衅时，应注重应用经济手段化解危机，避免矛盾

激化升级甚至发生军事对抗，从而中了西方守成大国的圈

套。

（2）尊重西方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利益，增加同守成

大国的交流沟通，建设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降低因

形势误判而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依据相互依赖理论，两

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会随着相互之间经济交往的深化而

下降，当双方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时，双

方国内都会出现反对两国对抗冲突的力量，并且双方经济

相互依赖程度越深则这种力量就会越大。

（3）切实提高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话语

权，增强文化软实力，增加以自己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体系

的层次和外围国家的数量，但绝不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正

外部性（霸权利益）。

（4）借鉴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及建设“经济

特区”的经验，增加地缘政策储备，为化解可能出现的地

缘政治危机提供足够多的应急预案。

（5）加大力度宣传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命运共同

体等“一带一路”建设理念，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可供遵循

的规则和制度，并将其贯彻到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

贸合作的具体实践中。 

4 结论

经济学理论认为，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

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公地悲剧和环境污染主要

是经济系统中的负外部性导致的，消除经济系统中的外

部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仅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

还有利于促进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地，消除地缘

战略行为的外部性，有利于世界建立和平共处、互惠互

利、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政治经济新秩序。从

单个国家来说，地缘战略行为负外部性最小化有利于实

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有利于该国从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的世界一体化的大系统中摄取最大的利益份额。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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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present geopolitical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theories which include too broad 

macroscopic perspective, lack of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and considers that these theories cannot adapt the evolution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pattern under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externality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and considers 

tha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ountry’s geopolitical strategy would produce externality which will increase with increase of this country’s 

scal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minimiz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which should become the goal of optimization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can help to realize the maximization of state’s interests.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geopolitical strategy possesses external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earch of geopolitical strategy should look regional or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s as an organic system; mathematical model should be develop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

economics; systematically study of the geopolitical policy and its efficienc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 case of geopolitical events. Based on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minimiz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f hegemonic country and China. The maximization of positive extern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geopolitical strategic benefit of 

个世界来看，当所有国家的地缘战略负外部性最小化目

标得以实现时，就实现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帕累托最

优。

地缘战略外部性可以作为优化“一带一路”地缘战

略的得力工具。地缘战略外部性分析必须将世界或区域

地缘政治格局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并不存在先验的最佳的地缘战略，以地缘战略负外部性

最小化为战略优化方向，通过分析不同战略外部性的大

小，可以确定相对更好的地缘战略。定量研究地缘政策

工具与地缘经济利益得失之间的关系是地缘战略外部性

分析的难点和未来地缘战略外部性研究的核心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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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gemonic power, contain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power is main strategic logic thinking of hegemonic power.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has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hegemonic power and emerging 

power, and summarizes some key issues to which China’s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pay attention. Firstly, 

strengthen systematic study of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s of the world and China’s surrounding area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inimization of 

negative externality and maximization of state’s interests. Secondly, respect America’s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strive to establish a 

new type of win-w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can live in friendship and develop in parallel, strengthen official and 

folk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de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conflict because of strategic miscalculation. Thirdly, enhance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field of working out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improve China’s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evels of geopolitical system 

which is established in the leading role of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peripheral countries, but never pursue positive externality. Fourthly, learn 

from China’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crossing a river by feeling the way over the ston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zones, increase the reserve of geopolitical policies, prepare sufficient emergency plan for future possible geopolitical crisis. Fifthly, 

strengthen our endeavor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concep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include open and inclusi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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